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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大地的历史复活与今昔对话

——梁平《深呼吸》侧论

史习斌

(岭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湛江 524048）

【摘 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家的写作总是打上地域文化的烙印,这一文学地理学的视角是我们理解诗人梁

平的思想和写作的一把钥匙。从 2005 年出版的诗集《巴与蜀:两个二重奏》开始,梁平的诗歌具有的地域文化色彩

便集中显现出来。重庆与四川、巴与蜀,这两个地方以各自的方式融入了诗人梁平的文化血液,成为他诗意栖居的双

重家园,这在《深呼吸》中表现明显。在对巴蜀大地进行诗性书写时,《深呼吸》将历史景观、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密集地呈现在诗歌文本中,这种呈现绝不是巴蜀历史的机械出土和简单复述,而是敏感多思的诗人个体面对冰冷历

史存在和多面历史陈述时的一种心灵沟通和今昔对话,通过这种沟通与对话,在历史与现实的“深呼吸”中实现巴蜀

大地的历史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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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5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梁平的诗集《巴与蜀：两个二重奏》，内收诗人的两部长诗《重庆书》（2003 年第 9期《诗刊》

发表）和《三星堆之门》（2004 年第 6期《人民文学》发表）。这两部长诗各有侧重，《重庆书》是重庆历史与现实双重书写

的城市史诗，《三星堆之门》则写出了古蜀三星堆这一“远古文明的灿烂和神奇”，即便如此，二者在地域文化的历史叙述方

面是一致的，因此，这两个“二重奏”是诗人梁平面对生养之地重庆和生活之地四川的历史与现实而唱响的“巴的歌”和“蜀

的歌”。

时近十年，翻开梁平的诗集《深呼吸》（作家出版社 2014 年出版），巴与蜀的历史余音仍然清晰而强劲。在《深呼吸》中，

关于巴蜀大地的书写不仅成为“卷一”的全部内容，而且在后面两卷中也一直存在，占了集子的大半壁江山，其重要程度和指

向性是不言而喻的。与《巴与蜀：两个二重奏》相比，《深呼吸》自有其不同，前者是厚重长诗的独奏，后者是精致短诗的交

响，前者是“城市”和“古迹”两个战场的火力猛攻，后者是多维景观下的散点透视。在对巴蜀大地进行诗性书写时，《深呼

吸》将历史景观、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密集地呈现在诗歌文本中，这种呈现绝不是巴蜀历史的机械出土和简单复述，而是敏感

多思的诗人个体面对冰冷历史存在和多面历史陈述时的一种心灵沟通和今昔对话，通过这种沟通与对话，在历史与现实的“深

呼吸”中实现巴蜀大地的历史复活。

二

梁平《深呼吸》中的重庆书写展现的是《重庆书》之外的重庆，可以看作《重庆书》关于重庆的城市书写的扩展和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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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梁平继《重庆书》之后唱响的又一曲“巴之歌”。

从历史文化名人“辅相、辅国，辅佐大明王朝”的江渊（《辅相江渊》），到涛声行走在江上“入成巴蜀天籁”的西南长

江要津江津（《江津的江》），再到有着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丰都（《丰都》），在都市重庆之外，分布着诸多能触动梁平触

觉的人文景致。从这些景致出发，梁平开始了他巴之书写的历史旅程，尤其对于“鬼城”丰都的认知，因为诗人的籍贯是丰都，

而民间认为人死后都要去丰都报到，所以诗人“百年”之后也要回到丰都，对于诗人而言，丰都成了一种身份寻根和精神还乡

的象征。

一首《棉花街》，拉开了江城重庆民国历史书写的序幕。棉花街是一条依靠重庆水路吞吐棉货而繁荣起来的街道，现在已

经被历史遗忘而进了博物馆，无法见证当年的盛况，只能“在那里听那些跑船的人，/戏说旧年的繁荣”。诗人徜徉在街头，“街

没有了，/青石板路不在了，/喝酒的店子找不到了。/没有人可以和我进入以往，/以往模糊不清。”“上了年纪”的棉花街成

了一个历史的传说。与棉花街民间的模糊性相比，打上官方烙印的历史存在总是清晰地参与着历史建构。《李子坝》一诗写出

了李子坝在重庆历史风云变幻过程中的特别之处，“从总统府到红岩村，/再到白公馆到渣滓洞，/每一阵风起云涌，/这是必经，

躲不过。”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都跟李子坝有关系，“这个城市的出版和发行，都绕不过李子坝。”《沙坪坝蒋公馆》将焦

点聚集在蒋介石几大公馆之一的重庆沙坪坝蒋公馆这一历史存在，对公馆曾经的主人的个人风貌及其政治得失，作出了颇为中

肯的历史评价：“曾经呼风唤雨的王朝因为拒绝阳光，/一条路走到了黑。”“这里和城中心的抗战记功碑一样，/也有功德，

也时有灯光不眠”。面对这一段历史，诗人梁平没有去做非此即彼的政治定性，也没有去做纯粹的道德审判，而是站在接近历

史真相的公正立场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作出“诗意的裁判”，让这个“没有呼吸”的公馆在鲜活的个体心中恢复心跳。

与之相似的是《红卫兵墓》，只不过它将历史的关注点推后，定格在那一场看似有定论实则至今仍被尘封的人类浩劫上。

重庆沙坪坝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是目前中国唯一保存完好、具有规模的“文革”墓群，那一段缺了又堵堵了又缺的“围墙”

成了一个信号，“拆”与“堵”既是现实状况，也暗示着今人对文革武斗的不同观点和立场。在进行了事实描述和情感抒发之

后，诗末写道：“比邻的教堂没有了钟声，/冰冷的十字架下，/安放了不愿提及的年代。/没有任何遮蔽的坟场，/保存了最为

惨烈的完整。/一百颗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在那年，在墙外，/封存了体温。”充满激情同时又缺乏独立思考的青春头脑，在

理性的十字架缺位的情况下，最终只能成就惨烈。红卫兵墓是一个静穆的存在，它的存在和被保存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态度，《红

卫兵墓》是梁平对这一存在所做的诗性的历史触及，它与其他诗歌一道，成为诗人重庆书写历史见证的重要文本。

梁平曾在一篇《感谢重庆》的博文中表达了他对生养之地重庆的恋恋不舍：“有三次离开这个城市的机会，都因为这种情

感放弃了。我喜欢生我养我的这个城市。即使现在我已经离开，也无法割断我与这个城市的血缘和情感。”
[1]
事实上，正是他对

重庆的依恋使得这个城市在《深呼吸》中再次登场，也正是对这个城市无法割断的“血缘”联系使得梁平将关注点放到它的历

史源头和文化印记之上。

三

除了生养之地重庆，四川也是梁平生活和事业的福地，当然也成为他诗歌写作的重要生活和艺术资源。事实上，在《深呼

吸》中，梁平对四川大地的诗意表达占了绝对的比重，在相对比例上，“蜀之歌”也远远多于“巴之歌”。如果把眼光放到梁

平诗歌的整体来看，这种转变是不难理解的，如果说《重庆书》已经（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释放了对重庆这座城市的书写欲

望，那么，此后则理所当然地会将这种书写欲望转移到成都这座城市以及以成都为代表的四川，《深呼吸》正是这一转移的见

证。在这本诗集中，梁平从省府成都、周边地带和红色踪迹的多维视点切入，唱响了诗人心中的“蜀之歌”。

在中国历史上，成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自从 2500 多年前的古蜀国迁都成都以来，成都历朝历代都是非常重要

的城市，甚至是不少政权的都城：秦汉时便成为“天府”，西汉时称为“锦官城”，三国时为蜀汉国都，唐代成为大都市，五

代时是前蜀和后蜀的“帝都”，宋朝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明代一度为“皇城”，清末是“保路运动”的发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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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深呼吸》“蜀之歌”的第一个乐章便是对四川省府成都作为古城和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度挖掘，且将这一主题统摄在

大约于 2013 年下半年密集写成的《成都词典》
[2]
组诗之中。《成都词典》是以对成都的历史景观和历史街道的大量书写来复活

这座城市的。《燕鲁公所》写道：“门庭谦虚谨慎，青砖和木椽之间，/嵌入商贾与官差的马蹄声，连绵、悠远，/像一张经久

不衰的老唱片，/回放在百米长的小街，/红了百年。”非常有历史感，写出了一所“老院子”从商贾、官差与考官士人亲近的

会馆到朝官独享的“公所”直至“片甲不留”最终成为“昏暗的小巷”的历史变迁过程，“都市流行的喧嚣在这里拐了个弯”，

诗人在这里看书、写诗，“安静得可以独自澎湃”，这是现实与历史的交汇，喧嚣与僻静的对比，是个人内心的历史观照在历

史印记消失的地方所做的想象性还原。曾经是行刑之地的《落虹桥》更加阴森而沧桑：“那是长衫长辫穿行的年代，/华阳府行

刑的刽子手，/赤裸上身满脸横肉的刀客，/在那里舞蹈，长辫咬在嘴里，/落地的是人头、寒光和血。”如今的市井繁华与当年

作为行刑场的肃杀之气形成鲜明对比，桥的名字也由毛骨悚然的“落魂桥”变成了诗意盎然的“落虹桥”。正是历史的断裂打

开了诗人形象还原历史场景的记忆闸门，在“没有人与我对话”的孤寂静穆中完成了一场当下个体生命与冰冷历史现场的精彩

对话。九眼桥是四川布政使余一龙于明万历年间修建的一座九孔石拱桥，是成都的一处历史遗迹，《九眼桥》虽然没有“落魂

桥”那般森然可怖，但在诗人眼里仍然是饱经沧桑的历史见证，桥的历史变迁“都是改朝换代之后，明末战乱灰飞烟灭里的复

活”，时代和观念在飞速前进，“一个喷嚏就到了现代”，但历史是人在书写，物只是一个见证，“桥没有错，错是错的错”。

“惜字宫”原是古人敬惜字纸而修建的用以焚化字纸的塔炉，后演化成供奉汉字发明者仓颉的庙宇。《惜字宫》开篇便说：“造

字的仓颉太久远了，/远到史以前，他发明了文字，/几千枚汉字给自己留了两个字的姓名。/这两个字，从结绳到符号、画图，

/最后到横竖撇捺的装卸，/我们知道了远古、上古，/知道了黄帝、尧舜禹，/知道了实实在在的/中华五千年。”历史不仅是存

在，更是一种叙述，而文字是叙述历史的符号，也是历史得以记载传承的符号载体。诗人站在惜字宫街，看到的却是“烟熏火

燎”的生态现实，是“越来越多的人不识字”，“写字的不如不写字的，更不如算命的”的文化现实，面对历史，以古观今，

实在是一场令人汗颜的古今历史对话，幸好诗人看到了这种危机，所以说如果我们丢弃历史、拒绝文化，两条腿的“人”还不

如一条腿的“牛”站得直。《黉门》在历史陈迹中看到了教育的薪火相传。教育是历史延续和文化传承最重要的实现方式，而

清朝科举取士的制度日益衰落直至最后废除科举制度，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斩断了与历史文化的联系。张之洞奏请朝廷“在

文化历史有渊源的省份，/置‘存古学堂’，以防国学衰废”，目光是长远的，成都的黉门虽然没有皇家学宫的身份，也是一个

能够“留下文墨印记”的历史存在。《黉门》是对科举选拔制度合理性的历史反思，是对成都武举人杨遇春将军开黉门办教育

这一行为历史功绩的认可，它为我们了解成都的历史打开了另外一个窗口。

成都作为西南要地，不仅偏安一隅自处自适，更少不了与中原腹地的沟通交流，以及整个皇朝统治对成都的辐射影响。《红

照壁》写的是正南门金水桥前空地上文武百官前来朝拜藩王停轿驻马之处的赭红照壁，反映的却是“皇城”成都的封建官宦历

史；《龙泉驿》瞄准矗立在龙泉与奉节八百里蜀道上“历经七朝上千年的龙泉驿站”，记录的是烽火战乱的军事历程；尤其是

《少城路》一诗所写到的，“京城之外数百座城池，惟有成都，/八旗驻防”，八旗形成的四十二条兵街按照尊卑有序地驻扎列

阵，他们的家眷也在这里落地生根入乡随俗，“成都盆底里的平原，一口大锅，/煮刀光剑影、煮抒情缓慢，/一样的麻辣烫。”

这个世俗却很精妙的比喻写出了满清政治军事势力深入西南腹地留下的鲜明的历史印记，写出了民族、地域、民俗的交融互渗，

写出了历史中的文化融合。梁平诗中的成都有很多古街道：专门生产官员纱帽，“目睹了这些纱帽从青到红，/从衙门里的阶级

到戏文里的角色”的纱帽街（《纱帽街》）；专门为过往的骡马提供粮草的草市街（《草的市》）；每次社会变动时或“明火

执仗”或“暗度陈仓”受到冲击的囤积钱粮布帛的藩库街（《藩库》）；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的交子街（《交子街》）；

曾经的都督衙门如今的省政府所在地走马街（《走马街上》）；为文武官员印制名片的“脚板街”（《爵版与脚板》）。这些

纵横交错的古街道，每一条都有自己的来历，有不一样的掌故，它们的古香古色在诗中还原，它们的衰落、消失或现代转化又

都在诗人的追寻和惋叹之中，正是这些街道保存了成都的历史，又正是梁平的诗复活了这些街道，复活了这座城市的历史。

除了省府成都充满历史意味的街道和景观，蜀地的其他地方也触动着梁平的诗思，使之成为梁平《深呼吸》“蜀之歌”的

第二乐章。这一乐章主要集中在作者 2009 年所写的《蜀籁》
[3]
组诗之中。

位于四川腹地成都平原的什邡是四川省历史文化名城，早在古蜀开明王朝时期就已经是蜀地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核心之

地，其建置在《史记·留侯世家》早有记载。在历史上，这个并不处于中心位置的蜀地小城，是留下大禹足迹的“禹迹仙乡”，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9815453&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52780&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394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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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战国李冰的治水与仙逝之地，是佛教南禅八祖马道一的故里，是汉代名将雍齿的受封之地。此外，还在政治、经济、文化、

宗教、艺术等诸多领域留下了众多历史文化遗迹，这些在梁平的诗歌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什邡是佛教胜地，蜀中名胜罗汉寺历经战乱而弥损弥坚，禅宗八代祖师马道一“以生命的轮回成为西川神话”，《西川佛

都》写出了佛家“器”与“道”的历史传承，廓清了“西川佛都”的历史渊源。《慧剑寺》将波仑的传说与唐玄宗李隆基赐剑

的事件结合起来，显示出什邡的慧剑寺在历史上远播的声名。《高桥》一诗写出了高桥“一夫当关”的险要，扼住古道咽喉的

高桥同时也是入寺朝拜的关口，历经数百年而香火不断，它既是战乱历史的通道，又是保存宗教历史的净土。而《吊卫元嵩墓》

将关注点定位于雍城什邡一处不起眼的历史古迹，聚焦在一位身世神秘而又毁誉参半的“僧人”身上。蜀人卫元嵩少时入僧，

却不耐清苦，为得名声而佯为狂放，交游权贵，后上书删寺减僧诋毁佛法，最终济世还俗。梁平在对卫元嵩矛盾的行为进行近

距离打量和深入考察之后，还原了这个怪异僧人“通晓佛儒道三教典籍”的“演出服”下隐藏着的“非佛非儒非道，非官非民”

的本质。

在什邡的历史上，文化教育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梁平用诗歌进行了复活。《儒家学宫》记录了雍城儒学宫从北宋以来逐

步兴盛到明末的衰落直至清康熙年间的重新振兴这一艰难历程，一部《论语》从“一页页脱落”到“重新装订”的过程就是儒

学在远离皇宫的小城“几落几起”的历史缩影，也是主流文化传承曲折历史的见证。《富兴堂书庄》的书写对象富兴堂书庄是

雍城雕版印书庄，它是印刷文明传入蜀地什邡的历史见证，反之，它又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书写和传承着历史，从此，“蜀中盆

地的市井传说，/节气的演变，以及寺庙里的晨钟暮鼓，/告别了人云亦云。”“西蜀行走的脚步，有了新的记载方式。”“古

城的兴衰与沧桑，落在白纸黑字上。”《瓦子庵的张师古》则将目光转向清代什邡瓦子庵的知识分子农学家张师古，他傲视权

贵，不图功名，却一心一意钻研农学，写出了与《齐民要术》难分伯仲的《三农经》，成为地处江湖之远的什邡与朝廷产生联

系的重要节点，也为农业之地发展为富庶的天府之国奠定了深厚的技术基础。

雍齿和李冰是与什邡相关的两大历史人物。雍齿是刘邦的同乡，先随刘邦反秦，后又弃刘投魏，最终再降刘邦，被封为什

邡侯。刘邦与雍齿之间的故事被写进了《史记》，也不断在民间流传，《雍齿侯》这样写道：“不是所有的干戈，/都能化为玉

帛。/横放在天地之间的一杆秤，/称出刘邦用人的重量，/称出雍齿为官的重量，/一次册封，一面斑驳的铜镜。”这是当下的

个体对历史的理性分析，背叛与宽容，尊严与气度，自视清高与成王败寇，都清楚地映照在历史的铜镜中，摆放在诗人衡量历

史人物的天平上。战国时蜀郡太守李冰在岷江主持修建了水利灌溉工程都江堰，为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奠定了基础。这个战

国时期的水利工程专家在什邡洛水镇修建了一些水利工程，并在这里划上了人生的休止符。洛水的李冰陵是游人的景点，也是

一个记载千秋功业的历史文化符号，《李冰陵》一诗正是梁平对这一文化符号的历史沉思和当下解读。

除了历史文化名城什邡，梁平的诗性触觉还不时延伸到蜀地的其他角落。《龙居古银杏》从广汉龙居寺内的一颗千年“银

杏王”身上，看到了“半阕宫词的残留”和“花蕊夫人亲手植下的情愫”，在诗人眼里，这颗在战火与流年风化中幸存下来的

古树，是历史繁华与没落的见证者，是龙居山的“龙脉”。千年的黄龙溪水和古镇历史悠久，历来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还

是南方丝绸之路必经的茶马古道，《黄龙溪》写出了这一双流美景的来龙去脉：“末代蜀王最后的马嘶，以及剑影刀光，/遗落

在水面上的寒，/痛至切肤。”“黄龙从似是而非的《水经注》游来，/那只沉入水底的龙形的鼎，/把水分成双流。一流返古，

/返回历史的褶皱与花边。一流向远，/把水面漂浮的那些未知的词牌，/打捞上岸，轻吟浅唱都是天籁。”《汉代画像砖》通过

描绘汉代四川地区盛行的“画像砖”这一历史文物的图像与情态，复活了这一文化符号的历史陈迹。“以这样的方式定格在砖

上，/那个久远的年代。/或歌、或泣，/或由此而生的更多感受，/都是后人的权利。/风化的是图像，/风化不了的是汉时的胎

记。”今人对历史有不同的理解，但恒常不变的是实物留下的历史痕迹和曾经的存在方式。正是对这些胜景和古物的发掘书写，

诗意展示出成都之外的蜀地风采。

四川历来就是一个人口大省，也是革命活跃之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梁平的诗歌关注了红

军长征中与四川相关的这段特殊的红色革命历史，成为《深呼吸》“蜀之歌”的第三乐章。《深呼吸》中的《红原》、《达维

会师》、《懋功议事》、《猛固铁索桥》和《谒两河口遗址》这一组诗就是这一主题系统关注的具体表现。驻扎过红军“染红

http://baike.baidu.com/view/206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488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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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的红原大草原，翻越夹金山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巧遇”的达维会师，达维会师后在懋功天主教堂召开

的懋功会议，固若金汤而又弹痕累累的猛固桥，确立了“红旗向北，人心向北”重要方针的关帝庙两河口会议，一个个复活在

梁平的诗中。通过这一乐章的谱写，诗人为我们恢复了历史的记忆，提供了对曾经的历史走向的真实理解。

在《深呼吸》中，梁平对四川的书写可谓浓墨重彩，从省府成都到古城什邡再到其他市县，最后粗略划出了红军长征走过

四川的轨迹，蜀地的历史“景点”被梁平做了一次清点，一次串联，就如全集的开篇之诗《说文解字：蜀》，从甲骨文的“蜀”

出发，形象地再现这一文字的变化发展过程，从中找到了地域的特色和“家族的印记”，也找到了历史的合法性。

四

杨义先生在谈到文学中国的巴蜀地域因素时说：“地域是文学发生的现场，那里存在着说明文学意义的文化之根”，“地

域文化是作家们的精神母乳”
[5]
。在现代文学史上，巴蜀地域特征性及其文化涵养了众多作家，沙汀小说中的四川乡镇叙事、李

颉人小说“摆龙门阵”的叙事特点和川地方言都是典型的例子，新月诗人曹葆华的悲情力量也自有一种川人的豪爽，就连并非

巴蜀籍贯的新月理论家梁秋实关于“雅舍”的文字也烙有深深的巴渝记忆。在当代诗人中，梁平的地域特色是明显的，他曾公

开呼吁：“当代诗人有责任为自己生长的城市留下美好的文学记忆。”
[2]
事实上，他自己是亲生躬行的，其对巴蜀大地的诗性书

写即为明证，其中又以对重庆、成都的双城叙述最为明显。几年前，梁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过：“我这些年‘流窜’

于两个城市之间，已经忽略了家乡的概念，成都、重庆都是我的家。”“我的故乡就是巴与蜀。”
[4]
重庆与四川，巴与蜀，在诗

人梁平的心目中孰轻孰重，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地方已然以各自的方式融入了梁平的文化血液，成为

他诗意栖居的双重家园。那首《回家》俨然就是梁平“双重栖居”的自白：“成渝高速，/是我惟一不能感受飞翔的速度。/横

卧在成都与重庆之间，/混淆我的故土。//本世纪开始的那个春天，/我从桑家坡过往两个城市，/像茶余饭后的散步，/如同休

闲的前庭后院。//和别人不一样，/我在两者之间无法取舍。/从成都到重庆说的是回去，/从重庆到成都说的也是回去。//路上

留下的表情，/归去和别离都是一样。/城市固然清晰，/我现在的身份比雾模糊。//成都有一把钥匙在手，/重庆有一把钥匙在

手，/往往一脚油门踩下以后，/人在家里，手机开始漫游。”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人的生活，无奈而又真实。梁平的《深呼吸》

将目光大量集中在巴蜀大地上，通过对巴蜀大地历史景观、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诗意表达，复活了巴与蜀的沉睡的历史。

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在梁平那里不是最终的目的，他涉及并且偏爱展现巴蜀历史，其注意力却不完全在历史本身，而是

最终导向人与文化。透过梁平的巴蜀书写，能够非常鲜明地感觉到一个沉默的诗人面对脚下无言的土地而产生的一种心灵沟通

和古今对话。新历史主义告诉我们，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历史在于叙述，历史离不开理解。梁平

对历史的诗意书写其实就是一个当代诗人对巴蜀历史与文化的诗意叙述和个体化理解，正如《万年台子》里写到的，“台上的

形形色色很近，/水袖舞弄历朝帝王将相的兴衰”，“只要锣鼓哐当一响，/生旦净末丑鱼贯而出，/粉墨登场”。这个上演了历

朝历代故事和形形色色人物的万年台子是演出的小戏台，更是历史与人生的大舞台，在历史上演的进程中，“帮腔”和“狗”

的出现会让历史更加多元化，也更加真实，表现出诗人对民间历史参与的重视，对庄严历史大叙事的解构，在诗人梁平眼里，

戏曲的教化与演绎又何尝不是历史的再现呢？只是换了一副面孔和讲述方式而已。所以说，用人物、场景、事件去复活历史，

然后打开自己的心灵进行今昔对话，这是诗人梁平的智慧，也应该是远观历史的所有人共有的智慧，面对巴蜀大地如此，所有

的历史存在都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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